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指挥官卡西姆•索莱马尼的烈士给女

儿法蒂玛的一封信关于生命哲学，圣战，为捍卫被压迫者和世界受

惊的孩子而殉难的希望。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这是我最后一次旅行吗还是我的命运是另一件事，不管是什么，

我都很满意到真主的每一个命运。我在这段旅程中写信给你，而在

没有我的乡愁为你留下回忆，也许你发现了我信中的话对你有用

的。 

   每次我开始旅程时，我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一路上很多次，

我都幻想着你们的慈爱的脸在我眼前一个接一个，和我为你们哭泣

了很多次，我想念你们，我将你们托付于真主。虽然我表达感情的

机会较少和无法于你们表达我自己内心的爱，但是亲爱的，你永不

在镜子前见过任何人和对他的眼睛说：“我爱你们”，这种事情发

生得很少，但他的眼睛对他更有价值。你们是我的眼睛。你们是我

亲爱的，无论我说出还是不说出。你们一直担心我二十多年，并且

真主已经注定这个灵魂不终结，而你们总是梦见恐惧。我的女儿，

每当我想法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做些别的事让你们少担心，所以看

到我不能。这不是因为我对军国主义感兴趣。 不是也不会因为这份

工作。 也 不是 由于任何人的强迫性或坚持。 不，我的女儿，我不

愿因为工作、责任、强迫性或坚持让你们担心，更何况忽视你们或

导致你们哭泣。 

  我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路。一个人学科

学，一个人传授别人科学。一个人做贸易，有的人在耕种，所以有

数百万种方法，更确切地说对每个人有一种办法，而每个人都为自

己选择了一条道路。我看到了应该选择什么道路。我心想与回顾了

几个问题，所以我问自己：首先，这条路要走多久了，它的终点在

哪里？我有多少机会？ 基本上我的目的地是什么？我看到我在这个



 

 

世界上是临时的，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也是临时的。他们在这个

世界上生活几天，然后离开这个世界。有些人生活几年，有些人十

年，但是生活一百年的人很少。我想到了做生意，它的最终结果就

是一些闪亮的硬币、一些房屋和汽车。但是它们对我的命运没有影

响。我想到了我为你而生活，我看到了你对我非常重要和宝贵，这

样如果你们感到痛苦，痛苦将覆盖我所有的存续。如果你们遇到问

题，我见自己在火焰中。如果你有一天离开我，我所有的存续崩

溃。但是我看到了我该如何解决这些恐惧和担心。我看到了我不得

不联系一个可以为我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而他就是真主。你们存

续的价值和宝藏对我，它不能用财富和权力维，否则，有钱人和强

有力的人必须防止自己死亡，或他们的财富和力量可以防止无法治

愈的疾病并防止病倒床上。我选择了真主和他的道路。这是第一次

我想承认这句话，我从不想当军人，我从不喜欢晋级工作。卡西姆

美丽的单词从烈士卫兵的纯真口中我从不偏重任何职位。我想和喜

欢了成为没有后缀或前缀的卡西姆。所以我立了遗嘱在我的坟墓上

你们只写士兵卡西姆。不要说卡西姆•索莱马尼（我的全名），因

为可能会夸张和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亲爱的，我请求真主我所有的动脉和毛细血管充满对真主的爱，

我请求真主我所有的存续充满了真主的爱。我没有选择这道路杀

人，你知道我什至不能看到鸟被斩首。如果我拿起武器那就是对抗

杀人凶手，而不是为杀人。我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士兵在每个处于危

险中的穆斯林的家中，并我喜欢真主赐予我捍卫世界上所有被压迫

者的力量。我不想为亲爱的伊斯兰教或被压迫的什叶派自己的生命

牺牲，因为我的生命更微不足道对伊斯兰教和被压迫的什叶派，但

是我为那个没有避难所和无保护的受惊的孩子而战队，我为那个受

惊的怀抱中孩子的母亲和对于那个在逃避追逐的流离失所而战队。 

我属于一支不睡觉也不应该睡觉的军队，因为其他人能够安然入

睡。让我的平静为他们的平静而牺牲直到他们睡觉。你们在我安全



 

 

的家有尊严和荣誉。我为那个没有援助的女孩我能做什么？我为失

去一切的哭泣的孩子我能做什么？所以我成为你们的誓言，并你们

将我托付于真主。让我走吧，我走吧，我走吧。当我所有的朋友都

烈士了和我落后我怎么能留下来。 

我女儿我是很累的。我已经三十年没睡觉，但是我不想再睡了。我

在眼中倒入盐，这样我的眼睛就不敢闭上眼，免得在我的疏忽敌人

将那个无助的孩子砍头。当我想到你是那个受惊的女孩、是纳吉斯

（卡西姆索莱马尼的女儿）、是扎伊纳卜（卡西姆索莱马尼的女

儿），当我想到那个被斩首的少年和青年男子躺在屠宰场里是我的

侯赛因和我的礼萨，你们能指望什么？我当一个旁观者、一个无忧

无虑的人和当一个商人吗？不，我不能这样生活。 

“真主的和平与怜悯临到你们身上！” 


